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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乐创作应该回归乐器本身
—谈《扣连环》的创作思路

张　辉

进入中央民族乐团二十余年，每天浸润在民乐当中，熟知民族

乐器，更深晓民族音乐的精髓所在。琵琶、扬琴、胡琴、笙、古筝、

箜篌的歌唱使我沉迷其中，也给我很多思考。当我们把民族音乐呈

现给世界，古老的音乐带着世世代代的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征服了

西方的观众。《茉莉花》的旋律流淌在尼罗河的浪尖，异国的江海、

落日、朝霞、街景、星空，月下的古典吉他使我巡演的旅程充满诗

意。深深打动他们的很多作品，都是充满传统韵味的经典，如《春

江花月夜》《将军令》《广东音乐四首》，当我们虔诚地学习西方技法，

试图紧随时代发展的时候，是否该放慢脚步，倾听我们民族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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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音？当我们创作的时候，是否应该把视线放在传统上多一些？

近年来，随着全球化、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全国的文

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，很多古老的文化遗产纷纷受到冲击，逐渐失

去了生存的土壤。很多依靠口传心授传承的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

人的窘境，年轻人在流行文化的浸泡中长大，被外来文化吸引。从

二胡的《超级玛丽》到扬琴组合版的《超级玛丽》，年轻人的审美

习惯已经被时代修改了。除了戏迷，很少有年轻人可以坐在那里听

着旦角把一句词唱完。十多年来，流行音乐对民乐的冲击是有目共

睹的。日韩风依然强劲，韩国明星和肥皂剧使青少年的欣赏品位更

肤浅单一。如今，有多少观众可以静静坐在剧院里，倾听一场几十

年前的传统作品，并说出其中的韵味和妙处？作为一位演奏者及创

作者，我深深感受到民乐新作品对于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性。

当今的时代，如果故步自封，固守传统，将渐渐失去年轻观众。

伴着互联网成长的新一代，每天在信息爆炸中度过，对于音乐的欣

赏、选择与我们有很多不同。怎么才能令我们的传统文化健康地、

充满活力地走向未来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。

纵观艺术圈，齐如山称作“无声不歌，无动不舞”的京剧在改良，

很多新剧目中的乐队在传统文武场上加入了合成器，丰富了音乐部

分。舞美灯光的大胆创新使舞台更恢宏绚丽。今年国家京剧院《杨

门女将》的美国巡演正创佳绩。上海名角史依弘的新编京剧已经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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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稳定的观众群。白先勇先生带着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走向世界，古

老的昆曲焕发了新的活力。舞美灯光的辅助，导演精心策划的演出，

的确比沉闷的表演形式更夺人眼球。科技进步，技术革新，必将影

响到未来艺术作品的发展方向。原始的、古老的民间音乐及戏曲音

乐，如果不经过现代作曲家的重新发展和提炼，将渐渐失去乐迷。

我们拥有很多勤奋又热爱自己专业的演奏家、作曲家。近三十

年来我一直潜心学习西方演奏和作曲技术，身边很多年轻的精英乐

手，可以轻松地驾驭提琴曲甚至爵士乐，每次聆听他们的演奏，都

会令人振奋而欣慰。能不能创作出既有古典元素，又体现技术性的

新作，让这些年轻人来诠释，一直是我的思索。记得我几次去日本

演出，发现冲绳音乐是四声调式，简单却独具魅力，清冷婉转，三

味线弹起来，伴着女声吟唱立刻可以勾兑出古雅沧桑的韵味，与合

成器搭配，意境如梦。印度音乐，保持着天人合一的宗教情怀，保

留着本土的调式，在世界音乐舞台上邀提琴共舞。著名大提琴家马

友友，放下古典身段，在亲友的质疑中与笙演奏家吴彤一起走向新

的丝绸之路，迎来新的艺术生命。

我与身边几位出色的年轻演奏家一起，探讨，演奏，研究，无

论爵士，戏曲，还是采风来的民间音乐都可以在实验中擦出火花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包括古文、诗、词、曲、赋、民族音乐、

民族戏剧、曲艺、国画、书法、成语等，表达情感的方式用戏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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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歌、说唱和民间乐曲的方式来体现，五十六个民族风格独特的方

言、器乐和戏曲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宝藏。于是我努力地学习和

探寻传统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创作方法的契合点，不断尝试，改变

创作理念，既有传承又能有所创新，希望创作出的音乐作品里有丰

富厚重的传统文化，又有吸引年轻人的音乐元素，让他们被这种新

特色的民乐所打动，爱上民乐。

在进入真正的创作后，我曾多次到广东采风，仔细观察民情地貌，

广泛了解民歌、戏曲和民间乐器。广东音乐之所以迅猛崛起，与她

秉承岭南文化的开放性、兼容性、多元性、世俗性和实用性紧密相连，

更与她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潮流直接有关。一些留学国外归来的音乐

家，如黄自、萧友梅、黎青主、王光祈等，执著地推介西洋音乐知

识。西方舞场音乐特别是爵士乐倾倒了不少年轻人，形成了一个以

西方音乐为新潮的大背景。爵士乐是风靡全球的音乐，于十九世纪

末二十世纪初源于美国，音乐根基来自布鲁斯（Blues）和拉格泰姆

（Ragtime）。爵士乐讲究即兴，以具有摇摆特点的 Shuffle 节奏为基础，

是非洲黑人文化和欧洲白人文化的结合。广东音乐顺应潮流，大量

引入西洋乐器，在作品中吸收大小调式旋法，在以何博众、严老烈、

何柳堂开创的“古典派”为主流的同时，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气息

或舞曲化、爵士化的曲目。而“专业化”和“商业性运行”更令广

东音乐插上翅膀，席卷全国，飞向海外，被誉为“国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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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最古老的传统音乐、广东音乐和爵士音乐很好的结合是贯穿

我创作的思路。在乐曲的开始，我运用弹拨乐不规则的三连音、六

连音律动，引出高胡，初听高胡是自由的，但细听却又都在节奏上，

后用笙独奏作为连接部。有着明亮、柔美音色的高胡，在广东音乐

问世之初就和扬琴等乐器一起成为乐队中的“灵魂乐器”。在室内

乐中更能发挥其音色、技巧，此曲运用了其独特的滑音、装饰音及

音区的高音部分，使音乐更加清澈、生动、明亮。

第二部分主要以琵琶、扬琴为主，用弹拨乐、打击乐充满青春

活力的短句，跳跃地不断向前，新颖又熟悉，打击乐运用大量的切

分音和多种节奏的变化，不断推进音乐的发展。低音提琴并没有像

在一般乐队中稳定的根音，而是大量的在弱拍音上，使音乐更具有

舞蹈性，更加饱满。进入连接段，用四四拍加四五拍的循环，用后

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律动为乐曲的高潮部分做预示和铺垫。

第三部分主要以四四拍两小节为一单元，以节奏的变化构成三

拍的效果，使音乐更加流畅。作品用笙模仿轮船汽笛声，引入琵琶

以西方爵士布鲁斯调式及阿拉伯调式演奏的乐句，乐曲进入高潮部

分。高潮部分的基础律动在前面出现过，用四四拍加四五拍的循环，

用后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律动，高胡以广东音乐为主，琵琶以布鲁斯

和阿拉伯的对句相互交替。扬琴用大量的六连音、八连音及止音的

切换，最后以高胡悠扬的旋律结束。扬琴的弹奏速度及止音器的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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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更加丰富了《扣连环》的节奏律动，使作品更有动感。

《扣连环》这部作品，旋律写作上主要运用民间音乐为基调，

在民间曲调上加以变化、发展。如何做到既保持浓郁的民间音乐韵

味又能凸显出原创的新意？通过多年对民族音乐的了解与民间音乐

的学习，发现中国的音乐语言有非常多样的叙述和发展方式，而不

是将西方音乐的思维生搬硬套到民乐身上，不能用西方交响乐的标

准来判断民族音乐。民乐的创作应该回到乐器本身，运用民族乐器

的音色和韵味以及独特的技巧和表现力。比如高胡，没有指板，大

幅度的揉弦，情感表现得更强烈，而左手的滑奏更方便，从而能表

现出更自然的音效。琵琶的扫、拂、拉、推、轮、揉、挑、弹等独

特的演奏手法及丰富的技巧比西方的乐器更有表现力。在和声方面，

这部作品尽量避开西方的和声技术，从律学的角度来看，中国民族

乐队包含着五度相生律、平均律、自然律等，在演奏精准的西方和

声效果时有些困难，如果勉为其难就会失去自己所特有的灵性。在

《扣连环》中大量使用对位以及雅乐的四度五度音程，从而避开了

西方的功能性和声。在保持中国民间文化地域音乐传统的同时，应

该让这种声音更加国际化，面对更广泛和大众化的群体。

民族音乐需要传承，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继承传统音乐文化，

脱离了传统就没有了历史的延续，很难生存发展。进入二十一世纪，

我国加速了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后工业化的进程，全球经济一体化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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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。民族音乐不仅需要传承更要有不断“创新”

才能发展。融合了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元素、具有新鲜不俗、富有

当代气息的民族音乐才能培养和吸引新的观众。无论交响也好，重

奏也好，移步不换形也好，“脱胎换骨”也好，只要目的为了振兴，

所有试验都应当受到鼓励。只有百花齐放，提供足够的表现形式给

群众筛选，才能形成大多数人乐意接受的、可操作的、具备民间乐

种特性的新面貌，才能让中国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每个角落。


